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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位同志写的关于 7& 8& 9:"" 教授的纪念文章，很

有感触，这使我回忆起 9:"" 教授的一些往事& 从这

些往事中我深受教育，所以多年来未能忘怀&
.635—.633 年间，黄昆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应用

物理研究所（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前身）讲授

“固体电子论”& 那时，国内尚未有固体物理课& 黄昆

先生和其他老师所设的讲座实质就是为我们对固体

物理作启蒙教育& 在讲课中，黄昆先生多次提及 9:""
教授与 ;& <:,=> 的合著（.61?）［.］，和与 @& A& B’CD
,=E 的合著（.65/）［2］，他把这两部著作列为参考

书& 我对 9:"" 教授的书读了，可惜并未学好& 但由此

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，了解到固体原来有许多故事&
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7& 8& 9:"" 教授的名字&

.6?5 年，我在英国 7FG（7*"):,*( F!E>)+*( G*H:D
C*":CE）学术访问& 一天，7FG 出公告，说是基础物理

学部（I*>)+ F!E>)+> J)K)>):,）新楼要举行揭幕仪式，

请 L)C 7=K)(( 9:"" 主持& 我当时正好就在这单位学术

访问& 与此同时，我们的部主任（>’#=C),"=,M=,"），JC&
N& L)O#>:, 也向我告知此事& 由此可见，大家当时

对这件事是很重视的& 基础物理部新楼很普通，我想

还没有物理所当时的主楼（ 现称 . 号楼）大& 不久，

揭幕仪式终于来到了& 那天来了许多贵宾，我也凑热

闹来到人群中& 9:"" 教授由所长 L)C B:CM=, L’"!=CD
(*,M 陪同来到会场，在主席台就座& 我想这次 9:""
教授一定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贺词，夸耀一下这栋新

楼& 未料所长宣布揭幕仪式开始后，9:"" 教授站起

来，突然不慎把扩音器推倒在桌上，之后一言未发，

再走到那纪念钢匾前掀开了布幕，这样仪式就结束

了& 钢匾上刻有一行字，说这楼是由 L)C 7=K)(( 9:""
揭幕的& 当时我觉得这仪式对新楼似乎太冷淡了，有

点不解& 后来我有机会参观 P*K=,M)>! 实验室& 这是

世界上十分有名的实验室，曾产生多位诺贝尔奖得

主& 但当我到了实验室后却大吃一惊& 原来这实验室

是几座很旧的房子，十分朴实& 自此以后，我明白了

一个道理：有条件的话，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是理

所当然的一件好事；但是高楼大厦，特别是豪华的房

子，并不代表优秀的科研成果& 9:"" 教授在揭幕仪式

上的平常心态正是这道理的体现&
.6Q0 年夏天，我和几位同志一起到英国 R9SLT

参加一个国际会议& 后来应梁文耀教授的邀请到剑

桥大学参观& 梁教授与 9:"" 教授是在同一个实验

室& 这次我有机会到剑桥去，当然希望能见到 9:""
教授，并希望得到他的指教& 特别是那时正是文化大

革命结束不久，自己深深体会到在学术上很空虚，十

分渴求得到新的知识& 到剑桥后，经梁教授介绍，我

很快就见到 9:"" 教授& 我记得 9:"" 教授的办公室十

分小& 那时他已经获得诺贝尔奖（.6QQ 年）& 他的办

公室这样狭小、简朴使我十分吃惊& 我见到 9:"" 教

授后，开始时有点拘束& 但是由于 9:"" 教授的平易

近人，热情接待，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& 我们的话题

从半导体物理的发展前景谈起的& 大家知道，在 2/
世纪 ?/ 年代初，9:"" 教授曾在一次国际半导体物理

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提出一些观点，引起了不少争

议& 所以我特别想听听他的后续观点，但是他对此并

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他对 1M 过渡

元素的一些想法& 于是我用心听他的讲述& 每当我有

听不懂或者有疑问的地方，就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

向他请教& 然而他一点儿也不介意，一面谈一面在办

公桌的纸上写，力求使我不怀疑，能够听懂& 这样很

快到了中午，我们只好一起去吃饭& 吃饭时，我坐在

他旁边，未料他全然不顾其他事情，继续与我讨论&
餐桌上没有纸了，他就拿起纸餐巾在上面边写边说

（这些纸片至今我仍然保留着）& 不厌其烦地讲述、

讨论直至吃完饭为止& 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到餐厅外

拍照留念（ 图 .）& 在路上，9:"" 教授停止了学术讨

论，他问我是否知道黄昆先生& 我告诉他黄昆先生是

我们的所长，当然知道& 在这次长时间的讨论中，我

觉得他十分高兴，脸上常常出现微笑&
告别了剑桥大学，我在路上默默思索一个问题：一

位很有成就的长辈学者，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，但仍然

对科学这样执着，这样追求，孜孜不倦& 从这里我明白

他的成就不是偶然的，而是这种努力得来的& 另一方

面，对我这种毫无学术成绩的小辈能如此诲人不倦，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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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! 与 45(( 教授合影（正中是 45(( 教授，左起第二人是作者）

等，耐心，这正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的优秀品德,
我们访问欧洲后就回到北京, 按礼貌，我于是把

照片寄给 45(( 教授，并附上一封信，对他的接待表

示感谢，并希望以后可以保持学术联系，请他多多指

教, 一天，我收到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件，信封很小,
拆开后才知道是 45(( 教授的亲笔信（图 $）, 按英国

当时的习惯，像 45(( 教授这种身份，信件一般都是

由别人打字后送去签名的, 他已是古稀之年，仍这样

亲历亲为，使我很吃惊，很感动, 信中他除感谢我的

照片外 ，还特意表示“当然”十分有兴趣得到我们的

出版物（ 论文、书等）和建立两个实验室的学术联

系, 那时是 3678 年，文化大革命刚结束，我们的科研

工作正处在恢复期, 我想任何人都了解我们的学术

工作情况, 以 45(( 教授的学术水平和地位，他的这

种真诚的态度（我认为信中的语气不是客套话），真

可以说是不耻下问, 但是，若从我回想起与许多真正

伟大的科学家的接触过程中，我则常常有类似的感

受, 事实上，科学无权威, 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应当是

从不以权威自居，虚怀若谷，不断探索自然界的真理,

图 $! 45(( 教授的亲笔信

在本文开始时我提及黄昆先生给我们作固体物理的

启蒙教育, 这里我补充一点：当时黄昆先生每次给我

们讲课都是从北大带着一个马蹄闹钟骑自行车到城

里（东皇城根 9$ 号甲）来的, 讲完课以后，中午再骑

自行车回北大, 对于这种情景，现在已十分难以想象

了, 后来，我读了黄昆先生的 : 射线漫散射工作才

了解黄昆先生是 45(( 教授的博士生, 从 45(( 教授到

黄昆先生，从国外到国内，有许许多多真正的伟大的

科学家的故事，每当我想起他们的风范，既伟大又平

凡，这是我一生牢记和不断学习的榜样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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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说明
植物枝干上的叶子排列一般地可分为互生（相邻的单叶夹角为

38%F）、对生（右上）、十字对生（右中）、轮生（ 如右中，但每一结上有

多个叶子，相邻两个结上的叶子错开，次邻的两个结上则完全重

复）, 最神奇的排列是相邻的两个单叶的夹角为 "&%F G !，! ! 3" &38 是

黄金分割数" 由于 ! H 3, &38 是最无理的无理数，这样的排列使得再

多的叶子在垂直方向上也不会有两片重叠，典型的例子有向日葵和

玉米（右下）, 但实际上，由于相邻两个菲波纳契数（#$ ! 3，3，$，"，

#，8，3"，$3，"9，⋯）的商 #$ % 3 & #$ 是对黄金分割数好的近似，大自然

中这类叶序常常可用一组相邻的菲波纳契数表示，记为（#$，#$ % 3 ），

即绕枝干转 #$（比如 #）圈长出 #$ % 3（8）片叶子, 大自然的神奇是有

其数学、物理基础的, 考察二维双轴应变的膜，根据膜的力学常数和

应力张量的不同，其屈曲模式（I-1J./2K L5M?，即最小弹性能构型）

中形变最大的点可以构成不同的二维点阵, 剪下一水平方向宽度为

两个周期的矩形点阵（ 左上），卷成柱形，则再现了对生叶序（ 右

上）；如果是带心的矩形点阵（ 左中），则会得到十字对生叶序（ 右

中）, 当然如果剪下的带心矩形点阵更宽一些，则能得到不同的轮生

叶序, 而如果点阵如左下图所示那样，其单胞的两个基矢量分别为

’3 !（$! ( 3，$"）和 ’$ !（3 N !，( "），其中 " 是与生长方向上叶片

距离有关的参数，则能构造出黄金分割的叶序来（ 右下）, 参照弯曲

表面上的菲波纳契双螺旋花样，球形花托上的三角铺排花样（ 小花

须是同时生长的，如蒲公英）和草莓上瘦果的 : N 花样，可以看到这

些花叶序都对应由生长引起的弹性能最小化的屈曲模式, 这一观察

对 O’5L)@52 的论断“生长是一个物理的问题，而形态则是一个数学

问题”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，从实验角度支持了花叶序是给定几何

支撑上由植物元素（小花，种子，小叶，萼片等）生长引起的弹性能最

小化的构型这一生长机理,

（此图为研究论文的插图, 绘图：宋蕊；图片说明：李超荣，纪爱玲，

曹则贤,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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